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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怀抱咸鸭蛋
□周鹊虹

时近端午，让我倍加思念家乡外婆用红泥做的咸鸭蛋。
家乡在长沙宁乡，起伏的小山丘，翠绿的林木下覆盖

着红色土壤。山下，河网密布，水田交织，那是一片非常
适合养鸭子的地方。养鸭人用竹子搭建一个可扛着走
的移动鸭棚，可遮风挡雨，视野很好，也可随时观察
鸭群去向。鸭棚里可睡一两个人，有基本生活用
品。随着鸭群的移动、天气变化和河水涨落，鸭棚
可随时调整方向和移动位置。

老家附近靠近灰汤温泉，在富含多种矿物质的
水分滋养下，鸭子的肉质非常好，清朝时曾是朝廷
的贡鸭。鸭子在河里或收完稻谷的田间，吃着丰富
的小鱼小虾和草籽果实，因此鸭蛋品质也非常好，
个头大、蛋黄紧实，有诱人的橙黄色。

小时候去河边玩耍，遇到成群的鸭子，会调
皮地跟在后面追赶。鸭子奔跑着急时，肚子里
的鸭蛋夹不住就会滚落下来。有的蛋壳还没
有硬化，捡到后，撕开一道口子，吸溜一声就
吞下肚去。当然，也常会因此被养鸭人追打。

新鲜鸭蛋有一股特殊的腥味，乡人一
般拿来做咸蛋。外婆做的咸蛋总让我念念
不忘。她用的是最传统的古法制作，往往
需要两个月时间。每年三四月，是鸭子
下蛋的黄金时期，她把一个个天青色蛋
壳的鸭蛋仔细清洗，放置晾干。然后让
我和弟弟到山上去挖干净的红土。湖南
丘陵山地，是红艳艳的红壤。我们扛着
锄头，背着簸箕，蹚过小河，翻过田埂，到
人迹罕至的山窝窝找寻鲜红色的红土。

红壤背回家后，外婆将红土敲碎，拌
上研磨好的井盐，加水混合成稀泥状。
只有合适的盐分比例和适当的水分，才
能让红泥里的盐分缓慢并充分渗透到鸭
蛋里去。把鸭蛋一层层摆放在土陶坛内，
将混合着井盐的泥浆倒入，洁白如玉的鸭
蛋便慢慢被淹没了。之后，外婆会把土陶
坛小心翼翼放到阴凉的床下。

时间像一条文静的河流，缓缓从身边流
过。陶罐里的鸭蛋在盐水和红泥的怀抱里，
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仿佛遗忘了，又仿佛
时刻惦记着，于是到端午了，到吃咸鸭蛋最好
的时节了。

外婆小心地从床下把土陶坛搬出来，在泥
浆里摸索着一个个咸鸭蛋，清洗干净后，放在
锅里煮熟。再将鸭蛋切成八块，一片片的环形
摆放在白色瓷盘里。切出来的鸭蛋，如同一朵
盛开的鲜艳花朵。蛋黄晶莹透亮，翻着橙红色
的细砂，流淌着诱人的油脂。此时若对着阳
光，可看到半透明从蛋黄中流出来的红油，流
淌在洁白细腻的蛋白上，更加释放出让人难以
抵抗的舌尖诱惑。

拿起一片，先细细品尝中间的蛋黄，有一
股独特的特别诱人的香气。再把蛋黄、蛋白
一起混合在口中，蛋黄的沙软、蛋白的Q弹，
混合着独特的香气，在嘴里产生了奇妙的反
应：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美食诱惑。

每年端午，我都怀念那些静静放置在床
下土陶坛里，被红泥拥抱着的咸鸭蛋；怀念
和弟弟一起赶鸭子，翻山越岭背红土的童
年；怀念那个忙忙碌碌、会做各种奇妙美
食的外婆；怀念那山水纵横、稻花飘香的
故乡。如今，外婆早已作隔世之别，这份
浓浓的思念也像咸鸭蛋一样，成了遥不
可及的感伤。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朝天门的队伍叫“老白龙”
东水门的叫“黄辣丁”
海棠溪的叫“乌鸭儿”

吃粽子喝肉汤
下河去看“咚当”

□李衡之

1长江嘉陵江划龙船规矩不同
重庆两江环绕，早年每到端午，码头上都要组织划龙船。
农历五月，江边的沙滩还没被淹，水也不太急。龙船赛一般都是

分地区进行的，在嘉陵江里比拼，一般都比顺流，最长的距离是从大竹
林划到唐家沱，比的是耐力；在长江里比拼，一般是比横江。长江水流
急，一口气划过上千米江面，没好体力是不行的。不管怎样比拼，沿江
两岸各个码头都可以派队前去参加，甚至江津、泸州、宜宾也派代表队
来争夺。

龙船不是一般的木船，比过河船窄，也更长，远看像只独木舟。因
为窄，每舱只能容纳两名划手并排坐下。船体长，在嘉陵江里划，是十
八舱三十六人；在长江里划，是二十舱四十人。船头装上龙头，船尾挂
出长尾巴旗。各个码头的龙头形状和色彩都不同，划手们穿的衣服也
要依龙头和龙尾的颜色来定。于是就有不同的称呼，朝天门的叫“老
白龙”，东水门的叫“黄辣丁”，海棠溪的叫“乌鸭儿”，寸滩的叫“老黄
龙”，还有什么“红樱桃”……

每年农历三月，各码头都要挂出长尾巴旗，开始修理龙船。龙
船打磨，是用桐油、石灰加竹麻清缝，然后将不装龙头龙尾的“丁头
船”推下水试航。四月中旬则要祭龙头，把龙头装上龙船开始正式
操练。四月底前后，就要出行拜码头，约好比赛时间，决定比赛的相
关事宜。如果哪个码头拒绝，就会遭到“踏屑”（重庆话贬低），码头
上的人就没有了面子。只有朝天门码头凭着自己的地位，才可以不
参加比赛。

2炮手在关键时刻要放炮助力
五月初五端午节，正式比赛。比赛开始前，船桨都要竖起来，不准

下水。一声哨响，全船一齐行动，在“咚当”“咚当”的锣鼓声中，一起呐
喊，吼着“嗬嗬”使劲划。划龙船主要靠体力和耐力，也靠划手动作的协
调。为了协调，船头有一个打锣的和一个敲鼓的，还有一个拿着棍棍或
小旗的，那是龙船的指挥。指挥舞动一下棍棍或小旗，锣鼓就敲一下，
划手们就划一下。随着比赛的进展，棍棍或小旗越舞越急，龙船也就越
划越快。船尾还有两个掌舵的，比赛时如果不需要转弯，就要将舵梢翘
起来，以免增加阻力。最后头还有一个炮手，在比赛最紧张时，或在水
流最急处，就要放火统铁炮，利用火炮的后坐力助推龙船前进。龙船的
挠片宽窄不一，有的三尺、有的一尺，一般宽的在前舱，窄的在后舱。龙
船的快慢全靠划手的体力，划手都是码头上的船夫、纤夫和搬运工，水

性好，力气大，耐力强。
急速冲刺，炮声隆隆，船在浪花里奋勇前奔，那才是

龙船比赛的高潮。不过，当年的龙船比赛并不过分讲究
谁输谁赢，比赛时两船相差较远才确定谁输谁赢，不服
输的还可以要求重来，甚至可以比上三次。比赛完了，指
挥用缓慢的声调喊着：“嗬嗬，嗬嗬红！”龙船各自归队，
划手们上岸休息，吃粑粑，吃粽子。赢了的则论功行赏，
给划手发红包，划手们还可以喝喜酒。

龙船赛完了，还要抢鸭子。先将鸭子羽毛涂成红
色，灌了烧酒，丢进水里。鸭子“嘎嘎”乱叫乱扑，划手
们一个个钻“没头”（潜泳），跳进河里，奋力捕捉鸭子。
谁捉到，鸭子就归谁，岸上的人还要为优胜者放火炮。

抢鸭子本就图个好耍，抢的人多了，难免发生纠
纷。有人鸭子没抢到，反倒被别人“呛”了水；有的人
抢到了，又被别人夺走，于是互不相让，就要打架斗
殴。重庆人爱热闹，围观的人反而鼓掌叫好。

3嘉陵江水上大游行热闹非凡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为丰富市

民文化生活，市政府年年都要举办龙船赛，规模之
大，场面之宏伟，不是过去能相比的，也不是如今
一些区县或企业的龙船赛能比的，甚至超过岳阳、
九江、乐山的龙船节或龙船赛。哪怕是三年困难
时期，龙船比赛也没有中断，直到“四清”运动开始
才停止了。

因为规模大，只能在嘉陵江里进行。农历五
月，嘉陵江江水上涨，江北廖家台外面那一大片沙
滩被全部淹没，江面特别宽，水又不太急，正适宜龙
船赛。有一年逢长江发沙水，堵了嘉陵江水道，嘉
陵江变得碧绿碧绿的，像一个巨大的湖，龙船比赛
就更有韵味了。

清晨，一艘艘龙船从朝天门出发，划到大溪沟刘
家台一带集中。朝天门还扯起几幅大标语，由氢气
球拉起，悬在空中，节日气氛浓厚。沿江两岸早挤满
了围观的人群，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也顶着烈日守
在河边看热闹。那时，笔者正读小学，端午节不放假，
所幸只上半天课，一放学便往河边跑，连午饭也顾不上
吃。

龙船赛前，是大规模的水上游行。游行大约从下
午一点开始，最前面是巨幅毛主席画像，由几个游泳健
儿托扶着在水上前进；然后是红旗方队，领队吹着口哨，
整整齐齐，一人举一面红旗，红旗在江风中猎猎招展。没
有好水性，要举起红旗和保持队形，肯定不行；然后是一排
排巨幅标语，也由游泳健儿托扶着，顺江而下。前队到了朝
天门，后队还在大溪沟；队伍的最后是游泳健儿，不知有多少
人，一个方队接—个方队游过去。游行队伍终于走完了，接着
是拖轮表演。一艘小小的拖轮，拖着一长串大大小小的
柏木船，从朝天门那边开过来，头已经到了黄花园，尾
还在千厮门。

龙船赛终于开始了。每四条龙船一排，色彩
各异，从大溪沟出发，向朝天门划过来。龙头活
灵活现，有的还吊着长长的胡须，垂在水面。船
头是指挥，身子一弓一翘，敲着铜镲，指挥全船
水手齐心协力使劲划。船尾是舵手，时不时放
一炮。炮一放，船便向前猛地一窜。满江都是
龙船，满江都是放炮后的硝烟，飘飘荡荡。两
岸人山人海，人最多的地方是江边，城墙边、屋
顶上也挤满了人。龙船一排排划过去，人群的
欢呼浪潮也一浪接一浪卷起来。

成百上千的龙船划过去后，江面瞬时一片
静谧。这时，从朝天门方向箭一般飞来一艘快艇，
在宽阔的江面划一个大马鞍形圈圈，又驶向朝天
门。然后再来一次。那是“水上飞机”表演，比龙船赛
还吸引人。 （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

端午节，祭屈原，吃粽子，划龙船。重庆曾有民
谣：“端午节，穿戴光，陈艾菖蒲挂门坊。吃粽子，喝
肉汤，脑壳搽点雄黄，下河去看‘咚当’。”

“咚当”就是划龙船。龙船上挂有铜锣，不停地敲打，以协
调划手的动作。敲打铜锣，铜锣就会“咚当”“咚当”响，于是就
用来指称划龙船。

嘉陵江上龙船赛的桡手们

端午节的龙船赛

1941年5月，重庆城嘉陵江龙船赛预演。


